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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especially in adolescent students, ar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have become a major public health problem. Long‐term anxiety and depression can seriously affect mental health 
of adolescents and even lead to the occurrence of emotional disorder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epidemiological current 
status,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otential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neurobiological mechanisms of anxiety and depression in 
adolescents in recent years,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preventing and reducing the occurrence of adolescent mental 
health problems in a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aiming at promoting relevant fields develop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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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由于心理尚未成熟，且生理特征可发生

巨大变化，面对来自家庭、社会、学业等压力时极易

产生一系列心理健康问题，如焦虑、抑郁等，因此亟

须重点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本文就青少年

发生焦虑和抑郁的流行病学现状、相关影响因素及

可能潜在的社会心理学、神经生物学机制的研究进

展进行综述。

1 青少年发生焦虑和抑郁的流行病学现状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问题日益突出，且不同地

区的检出率存在差异。从世界范围来看，2019 年，

10~14 岁、15~19 岁青少年的精神障碍患病率分别为

12.41%、13.96%，焦虑患病率分别为 3.35%、4.34%，抑

郁患病率分别为0.98%、2.69%［1］。在国外，Barnawi等［2］

采用阿拉伯语版抑郁‐焦虑‐压力量表（精简版）调查发

现，沙特阿拉伯中学生抑郁、焦虑的检出率分别为

30.8%、35.2%；AlAzzam 等［3］采用阿拉伯语版 9 项患者

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 Items，PHQ‐9）、

阿拉伯语版 7项广泛性焦虑量表（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7 Items，GAD‐7）调查发现，约旦高中生抑郁

和焦虑的检出率分别 58%和 35.6%；Battista等［4］采用

修订版流调中心用抑郁量表 10、GAD‐7调查发现，加

拿大中学生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分别为 37.0% 和

24.0%；Trivedi等［5］采用青少年版抑郁症状快速评估量

表、GAD‐7调查发现，美国得克萨斯州中学生中度至

重度抑郁和焦虑的检出率分别为 27%和 22%。在国

内，基于GAD‐7和PHQ‐9的调查表明，江苏省青少年

抑郁、焦虑的患病率分别为 25.6%、26.9%［6］，广西壮

族自治区河池市青少年抑郁、焦虑的检出率分别为

17.85%、10.26%［7］。相较于国外，国内青少年焦虑、抑

郁的发生率较低，这可能与地域文化或研究工具不

同有关。

2 青少年发生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

  布朗芬布伦纳发展心理学生态系统理论注重环

境对青少年发展的影响，认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

过程设定了人的发展路线［8］。本文依据该理论，从微

观系统层面（个体活动和交往的直接环境）和中间系

统层面（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或相互关系）对青少

年发生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

2.1 个人心理行为因素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

受到多种个人心理因素的影响，如个性特征、气质类

型等。既往研究显示，抑郁情绪与大五人格理论中

的神经质维度呈正相关，而与尽责性维度、宜人性维

度、开放性维度及外向性维度呈负相关［9］；掩饰性人

格反映个体对社会认可的需求程度，与抑郁情绪呈

负相关［10］。还有学者发现，人格特征可以预测儿童、

青少年期各种情绪障碍的发生情况［11］，且可能影响

抑郁症青少年的抗抑郁治疗效果［12］。此外，具有高

耐挫性、高自我控制力等气质特征的青少年在经历

负性生活事件时，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体验，

进而有效降低抑郁的发生风险［13］。还有研究表明，

积极应对方式是大学生发生抑郁的保护性因素，应

对方式既可能直接影响抑郁情绪的发生，也可能通

过影响心理弹性间接影响抑郁情绪的发生［14］。
  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亦受到多种个人行为

因素的影响，如运动、饮食、睡眠等。首先，充足的运

动不仅有利于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及成长，而且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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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发育有潜在益处［15］。运动可以有效缓解超

重或肥胖儿童和青少年的抑郁和焦虑症状［16］，尤其

是中等强度的运动可以有效改善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和生活质量［17］。其次，不健康饮食不仅会直接导致

肥胖，还可能导致抑郁、焦虑情绪。早期的一项随机

对照研究显示，大量食用水果和蔬菜可以预防焦虑、

抑郁的发生［18］。不良饮食导致的肥胖与焦虑、抑郁

的发生密切相关［19］，且可能进一步加重焦虑、抑郁症

状。最后，青少年的焦虑、抑郁情绪还可能与睡眠有

关。长期失眠可以导致焦虑、抑郁的发生［20］，焦虑、

抑郁症状又可能加重患者的失眠症状［21］，造成不良

循环。研究表明相比于睡眠行为，睡眠感知与抑郁

症状的相关性更强［22］，与焦虑有因果影响的因素是

失眠，而不是短睡眠和长睡眠时间［23］。
2.2 家庭环境因素 家庭环境因素如父母因素、家

庭关系、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期创伤等，与

青少年焦虑、抑郁显著相关。既往研究表明，父母关

系紧张的家庭存在高冲突性和低凝聚力的特征，可

增加孩子的情绪敏感性，进而影响其心理发展，使其

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24］。青少年感知到的亲子关系

质量对其抑郁症状具有预测作用［25］，更积极的家庭

关系与更少的焦虑、抑郁症状相关［26］。父母的教养

方式对青少年的情绪发展也具有重大意义，构建父

母关爱的教养关系、减少过多的控制行为、使孩子的

情绪得到有效的自我正确管理等措施，可以减少青

少年焦虑、抑郁的发生［27-28］。此外，在儿童期创伤方

面，情感虐待和性虐待被认为是青少年发生焦虑、抑

郁的危险因素［29］。
2.3 学校环境因素 从学业角度来看，学习压力已

被证实对青少年焦虑、抑郁有重要影响［30］。虽然有

学者发现初中生的焦虑检出率高于高中生［31］，但更

多研究表明高中生比初中生更可能存在焦虑、抑郁

情绪［32-33］，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级的升高，学习压力

逐渐变大，尤其是需要面临高考压力的高三学生。

生活目标可以激发学生的动力，培养其生活目标感，

也可促进学生身份认同的形成［34］。良好的生活目标

感有利于提高青少年的生活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而青少年的抑郁水平可随着生活目标感的增强而降

低［35］。此外，最新研究表明，青少年的抑郁水平与其

学业成就目标有关［36］，这一研究结果或许可为今后的

研究提供靶向风险因素及可能的干预措施。

  从人际关系角度来看，高质量的师生关系与低

水平的学生焦虑有关［37］。师生之间的积极情感有利

于学生自尊的发展，增强其自信从而降低其焦虑水

平［38］。此外，发展性精神病理学观点认为，同伴关系

不仅是简单的陪伴关系，而且是支持和亲密关系的

来源，其可保障儿童和青少年在校生活期间和成年

生活期间发展的稳定性［39］。良好的同伴关系有助于

青少年自尊、自信的良性发展，缓解其焦虑情绪［38］。
而欺凌则是青少年人际关系压力的主要来源之一，

包括语言欺凌、躯体欺凌、关系欺凌和网络欺凌等。

遭受欺凌作为一种负性生活事件，会直接导致青少

年不良情绪的产生，而存在焦虑、抑郁情绪的学生，

因内向、孤僻、人际交往能力差等因素，更易遭受同

伴欺凌［40］。

3 青少年发生焦虑、抑郁的潜在社会心理学
机制及神经生物学机制

3.1 社会心理学机制 在个人心理行为层面，人格

特质与焦虑、抑郁的发生及发展具有较大关联。情

绪调节策略（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使用频率在人格

特质和青少年社交焦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41］，其
中神经质人格可以通过想象、移情关注及反刍思维

影响青少年的抑郁症状［42-43］。在学校和家庭环境层

面，青少年手机成瘾等因素在学业压力与焦虑、抑郁

之间起中介作用［44］，睡眠质量等因素在网络成瘾与

焦虑、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45］。同时，学业压力、安

全感等在家庭和学校人际关系对焦虑、抑郁的影响

中扮演中介角色［46-47］。此外，有学者基于社会互赖理

论提出家校合作模式，强调家庭应与学校合力提高

高校学生心理健康水平［48］。例如，学校因素（师生关

系等）在家庭因素（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等）与青

少年抑郁、焦虑之间起中介作用［49-50］，而高水平的亲

子关系又能减轻学校因素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负面

影响［51］。综上，各种社会心理学因素如心理因素（人

格、认知）、学校和家庭环境、社会支持等复杂交互，

形成了青少年发生焦虑、抑郁的社会心理学机制。

3.2 神经生物学机制

3.2.1 大脑机制：在大脑中，前额叶皮层、杏仁核、海

马体等结构或功能的改变可能影响情绪调节，进而

导致一系列情绪问题。首先，在青少年大脑正常发

育过程中，突触修剪可以优化神经连接，提高大脑信

息传递效率，这一过程出现异常可能会影响情绪调

节［52］。有学者发现一种可能反映前额叶皮层延迟发

育的神经精神病理学因子，该因子对焦虑、抑郁等多

种不良情绪有一定的预测作用［53］。其次，杏仁核是

位于大脑颞叶深部的处理情绪反应的主要区域，尤

其在机体的应激反应调控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生理

状态下，杏仁核受到前额叶皮层自上而下的抑制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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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以防止杏仁核被过度激活及负面情绪产生［54］。
然而，慢性应激会弱化前额叶皮层对杏仁核的调控，

使杏仁核被异常激活，进而导致过度焦虑等负面情绪

产生［55］。早期研究亦显示，杏仁核功能或结构异常是

抑郁症患者丧失愉悦体验和情绪低落的神经基

础［56-57］。最后，海马体与记忆形成、压力、情绪和情感

有关，在调节压力反应方面发挥重要作用［58-59］。在抑

郁症患者中，海马体体积缩小可能与知觉压力有关［59］。
从功能结构上来看，杏仁核通过调控海马体来实现记

忆情感活动，海马体体积缩小也可能源于杏仁核的应

激影响［60］。 
3.2.2 生物遗传学机制：基因多态性可直接影响青

少年焦虑、抑郁的发生及发展，而基因‐环境的相互作

用又可能导致遗传效应的差异［61］。研究表明，5‐羟色

胺转运体基因连锁多态性区（5 ‐ hydroxytryptamine 
transporter gene‐linked polymorphic region，5⁃HTTLPR）基

因多态性、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brain‐derived neurotrophic 
factor，BDNF）基因多态性、儿茶酚氧位甲基转移酶基

因多态性、催产素受体基因多态性、多表皮生长因子

样结构域蛋白 9 基因多态性、多巴胺受体 D2 基因

Taq1A多态性、5‐羟色胺受体C（‐1019）G基因多态性、

GluN2B 基因多态性等可能使个体更容易发生焦虑、

抑郁［62-65］。其中，5⁃HTTLPR 是目前研究较多的抑郁

相关基因，在高亲密度和专制型教养方式的家庭环

境中，携带 5⁃HTTLPR 基因 S等位基因的个体可能更

容易表现出焦虑、抑郁的特质［62］。BDNF基因与同伴

拒绝的交互作用可预测青少年抑郁的初始水平，相

比携带Val/Met基因型的青少年，携带Met/Met基因型

的青少年在经历同伴拒绝后抑郁初始水平更高［66］。
3.2.3 神经内分泌机制：机体应对压力的主要神经内

分泌系统为下丘脑‐垂体‐肾上腺（hypothalamic‐pituitary‐
adrenal，HPA）轴，在焦虑、抑郁的发生机制中扮演关

键角色。既往研究表明，血清 5‐羟色胺、c‐Fos 蛋白

水平与抑郁、焦虑情绪关系密切，且 5‐羟色胺在慢

性心理应激与焦虑、抑郁之间起中介效应［67］。这可

能是因为人体在长期受到慢性应激刺激时，海马体

中的糖皮质激素升高，诱导HPA轴处于亢进状态［68］，
这种持续的高糖皮质激素水平可使糖皮质激素受体

功能减弱，导致 HPA 轴负反馈调节异常，进而影响

个体的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导致焦虑、抑郁等的发

生及发展。此外，过高的皮质醇水平会导致海马体

的 5‐羟色胺系统功能下降，各类神经营养因子表达降

低，进而使海马体神经元变性［69］。而慢性应激也会诱

导海马体神经元重构［70］，进而导致焦虑、抑郁的发生。

4 小结与展望

  近年来，全球青少年的焦虑、抑郁问题形势严峻。

青少年发生焦虑、抑郁的影响因素复杂，涉及个人心

理行为因素、家庭环境因素、学校环境因素等。此

外，多种潜在的社会心理学机制、神经生物学机制可

能共同参与青少年焦虑、抑郁的发生和发展。未来研

究需要从个人、家庭、学校层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

相互作用，宜采用队列研究等方式探索青少年焦虑、

抑郁的发展轨迹，以及早期预测因素特别是潜在的

保护因素，并探索其中的社会心理学机制及神经生

物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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